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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境界 □潘爱娅

暴雨不停地下已经多长时间了？城市

居家之人没啥概念。除了感觉生活上的不

方便之外，一切仍是安好。

只有从各种媒体中，才得知暴雨带来

的洪水，给长江中下游地区所造成的伤害

有多深。

从朋友圈里得知，我的故乡练潭圩告

急，干部群众在严防死守。

以前在农村，我也经过多次的抗洪抢

险。尤其是 1969年那次的大水，高赛圩的

稻子熟透了，而水涌来了。干部群众都在

不要命的护圩抢稻，水已齐腰深，稻把漂在

水上，人拖着稻把跟水赛跑。我也好险在

这次跟大水抢粮中没了命，现在想起来还

心有余悸。

所以一提发大水，我就操心孩子们。

其实，我的孩子们赶上了好时代，都是在城

市长大的。他们有一份稳定的职业，都在

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着。虽不富

有，但也衣食无忧。

当我与女儿聊天问到他们的近况时，

女儿发来几张被水围困的圩区，和女婿在

圩区防汛的照片。接着，她又发来几张弟

弟在宿松同马大堤上抗洪防汛的照片。此

时，我才知道，我的孩子们都去了圩区，与

当地的干部群众在一起防洪已经多日了。

他们不告诉我，是怕我担心。

其实，孩子们想多了。如果在国家有

困难时，他们不挺身而出，我会感到羞耻

的。

在春天时的疫情期间，我那当教师的

儿媳和女儿，撇下家庭投入到抗疫前线，我

就大力支持，并且为她们骄傲。

现在，我家的男孩子们作为“共产党员

先锋队”的一份子，义无反顾地走上抗洪抢

险第一线，作为母亲，我再次为他们竖起大

拇指。

我来自农村，深深体会到防汛工作的

艰苦。守护在圩埂上，不仅要有高度的警

惕性，时刻与蚊虫做斗争，必要时还要扛沙

袋和注意人身安全等等。这些，都是城市

孩子们从未经历过的生活。

他们毫无畏惧地去了。在为保护乡

村人民美好家园与洪灾作斗争中，我相信

他们会不忘初心，敢担当，不失一名共产

党员的本色。

当我问及两个孩子在圩堤上的防汛情

况时，他们说他们的任务是巡逻，一天要踩

着泥巴走两三万步。防汛的帐篷搭在堤

上，行军床就安在泥巴地上。堤上 24小时

不能离人，好在他们所防护的圩堤没有发

生险情。

儿子说到堤上的蚊子，伸手就可以抓一

大把，说到十多天的伙食全是冬瓜饭时，我

很是心疼。当他说到当地有位老爹患过脑

梗阻，行动不便还坚持上堤的事时，听得出

儿子积极向先进看齐，主动负重了。

“妈妈！在堤上防汛辛苦不

算什么。只有见过了，参与

了，才知道什么叫干群一

心和众志成城。”

洪水总会退去，天

灾给人类所造成的伤

害，终会得到修复。

相信，这次长淮流域

被水灾毁坏的家园，

不久，就会恢复成原

有的美丽甚至更好！

一双儿女在护堤一双儿女在护堤

小时候奶奶常常

说，伏天出生的孩子有

福气，我一直深信不

疑，因为我就出生在伏

天里。

入伏以后，夏天就

开启烧烤模式，释放出

全部的热情。很多人

都想着法子避暑，甚至

诅咒炙热的夏天。他

们不懂得夏天，所以无

法享受夏天的福气。

我从小在农村长

大，每个炎热的夏天，

都是跟奶奶度过的。

有次夏夜乘凉，奶奶问

我们是否喜欢夏天。

我们都把头摇得像拨

浪鼓，没有哪个喜欢

夏天，因为太热了，热

得我们全身都长满了

痱子，让人受不了。

奶奶却说，天气越热，

庄稼长得越快。那山

后的玉米，能在三伏

天一夜蹿出一大截

来。奶奶还告诉我

们，“不热不冷，不成

年景”。意思是如果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

那年的年景就不好。

是的，三伏天庄稼迎来了生命的

旺季。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而这时候

庄稼长得最快。特别是高温下来一场

及时雨，庄稼疯长。水稻几天时间就

能吐穗，苞谷更是几天不见就大变样，

西瓜像喝了水似的迅速膨胀，丝瓜藤

蔓一夜能蹿出一尺来长。那些快速长

大的果实，总是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惊

喜。难怪奶奶常说，“人在屋里热得

燥，稻在田里哈哈笑”。万物在三伏天

快速生长，赶在秋天来临前结籽，这不

正是伏天带给人们的福气吗？

念着伏天的好，开始慢慢适应并

喜欢伏天的热了。我们常常在蝉鸣声

里去游泳，在稻花香里捉青蛙，在阵阵

热浪中摘西瓜，伏天给了我们一身的

汗水，我们却浑然不知，真是少年不知

热滋味。

参加工作后，我不喜欢在空调房

里待着，那人造的冷风让人消受不

了。我喜欢在伏天的早晨去漫步，走

上几圈出一身的汗，汗水肆意流淌，带

走一身的热量，那种感觉真爽。然后

静坐家中，喝喝茶，或者读读书，竟然

也没感觉到那么热，大概是心静自然

凉吧。伏天的夜晚，我常常带着孩子

去捉萤火虫，去听蝉鸣，陪伴着孩子度

过多彩的夏日。

伏天最好听的是雨声。没有什么

征兆，说来就来，噼里啪啦打在屋檐

上。那急促的雨点，挟裹着暑气而来，

热情地敲打着千家万户的窗户。人们

纷纷跑到阳台，看那雨点匆匆而来的

身影，感受着那阵阵凉意。我不禁想

起了奶奶说的“伏天多雨，囤里多米”

的谚语。

伏天也是福天，是大自然恩赐给

人类的福气，好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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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巧，武汉“解封”当日，一

对珠颈斑鸠选择了与我们家比邻而

居，繁殖后代。不速之客的到来，孙

娃们无不为之雀跃。

其实，去年也有一对斑鸠夫妻

将爱巢筑到了家门口，也许是初为

鸠父鸠母，经验欠缺，新家本来是建

在了楼北边凉台的防盗网内，可整

个陋巢悬露在外,很不保险。细心的

老伴找来铁丝、胶板等，替它们增添

了防护设施，好让它们平安孕育后

代。今年的这对鸠伉俪味口更大

了，居然把家安在了离我的睡榻不

足两尺远的地方，正好在窗台两扇

梭窗的夹层中间，大有鸠占“鹊

巢”的来头。

作为“鸟叔”的我只好外窗专为

鸠家开，内窗紧闭防骚扰，夜间窗帘

也是轻轻地扯动，绝不制造一星半

点噪音，生怕惊扰。鸳侣在巢中私

语也好恩爱也罢，让其尽情品味美

妙的“鸠生”。

经过整整十八个日日夜夜的孵

化，小斑鸠破壳而出了，时不时有

微弱的“叽叽”声发出。小生命的

诞生为“鸠两口”增添了太多的欢

乐，天天“情歌”声声，你唱罢我登

场，这边唱来那边合。尤其是天

刚亮一直守在巢中看护孩子的鸠

妈“咕咕咕”不停地重复叫唤声,让
我刚刚苏醒的思绪也确实增加一

丝丝田园情愫与回归故土的淡淡

乡愁。

小斑鸠在一天天长大，甚是可

爱。本打算给外孙“小果冻”一个

惊喜，同时发发朋友圈用以唤醒圈

内人爱鸟意识，决定在小斑鸠还未

飞离之前，打开内窗拍一段清晰的

视频。当时满以为鸠妈会吓退惊

飞，可结果大相径庭，拒不配合。

其表现极不友善，不但不飞离反而

怒目圆睁，蓬松全身羽毛，张开白

边尾羽,用翅膀接连攻击，令我手

指有些隐隐作痛。我索性将它一

把抓起交给一旁的老伴，准备快速

视频拍摄。可回头一瞧，惊呆

了,斑鸠的两个翅膀还在拼命地扇

动,羽毛如雪花在卧室上空漫舞，

房间地板满是鸠毛，连床上都是,

狼藉一片。最终斑鸠拼命从老伴

手中挣脱,夺窗而逃，漂亮的尾巴

却留在了老伴手里。好一会工夫

老伴终于发声了：“我的过错我负

责，斑鸠不养我来喂……”

鸠妈演绎了一段断尾求生的悲

壮场景，爱鸟之人实感悔意。受到

莫大惊吓的大鸠们如此的误会“东

家”，看来会弃子不顾誓不还巢了。

黄昏时分，异常温馨的一幕

出现在我的眼前，一只有尾巴的

和一只无尾巴的斑鸠轮番为小鸠

喂食，这种情景令我喜出望外、尤

为感动。

就在两只小斑鸠羽翼已成，振

翅待飞的那天清晨，我看到了难得

一见的画面，会不会是它们冥冥之

中有意而为之，我快速拿起手机，娴

熟地为斑鸠一家拍了一张极其珍贵

的“全家福”。

斑鸠虽是一种极常见的小鸟，

虽没有白鹳、朱鹮、丹顶鹤们的“高

大上”，但也是野生家族的重要成

员，它们同样拥有爱和懂得感恩。

人给鸟以安宁，鸟还人以吉祥，在共

同的家园里和谐共生。

乐当乐当““鸟叔鸟叔””的日子的日子

“红秆子绿叶，开

的是白花，结的是黑

籽，磨的是白粉，做的

是黑粑。”实在让人难

以想象，荞麦这种其貌

不扬的草本植物，竟然

会神奇地将四种颜色

聚于一身，并且还被躬

耕而作的父老乡亲供奉为“救

命的口粮”。

荞麦别名乌麦，主要有甜

荞、苦荞、翅荞和米荞等四个品

种。适宜种植荞麦的地方分布

极广，而我所在的乡村地处长

江下游北岸，是个典型的圩畈

地区，农作物以水稻和棉花为

主，如果荞麦以主角的身份亮

相于盆碗之中，那只能从侧面

说明一种现象：肯定遇到了大

灾之年！事实也果真如此，干

旱或水涝之后，许多庄稼将会

错失生长的最佳时期，成本低、

易成活、周期短的荞麦于是就

被派上了用场，“救命的口粮”

此时真乃实至名归。尽管荞麦

的产量较低，麦粉的口感也不

是最佳。

荞麦的种子大多提前预留

在自家的房梁之上，待皲裂的

大地或水淹的稻田被犁铧翻耕

过来，那一粒粒暗褐色的籽粒，

被一双双粗糙的大手均匀地撒

下。三四天的工夫，孱弱的小

苗便顶着两片嫩叶，齐刷刷地

拱出了地面；再过半个月左右，

那高过膝盖的荞麦就可以封垄

了，大片大片裸露的土地重新

恢复了原有的绿色，不过这种

绿色一统天下的局面，很快就

会被纯洁如玉的白色花朵所打

破。情绪原本十分低落的父老

乡亲，望着那摇曳多姿的琼波

雪浪，仿佛看到了度过饥荒的

期盼与希望，暑气还没有完全

消退的村野随之也热闹起来。

说到热闹，肯定少不了我

们这群不谙世事的顽童。那时

最大的美事，便是一边学唱黄

梅小调，一边尽情地赏花。荞

麦的花如雪一般洁白纯净，它

们覆盖在绿叶之上，在轻风的

吹拂下，像成群的白蝴蝶在淡

红的荞麦茎上翻飞飘舞。尽管

没有娇艳欲滴的花瓣，可荞麦

花用积微成著的精神，灿烂成

花的海洋。站在井井有条的花

阵里，你会情不自禁地感叹生

命的奇妙。

荞麦的花儿美则美矣，成

熟的籽粒却让人大跌眼镜。其

表皮为暗褐色，外观呈瘦削的

三棱形，棱角坚硬而锐利。抓

一把在手，捏捏，掂掂，既没有

小麦的圆润，也缺乏稻谷的质

感，倒是祖母对它推崇备至：

“别小瞧了这些黑不溜秋的荞

麦，它可救过不少人的命呢！”

被石磨碾成的荞麦粉，竟然涅

槃而成灰白色，用其切面条、包

饺子、削面片，在那食难果腹的

年代，称其为美味佳肴应该也

算名副其实吧。印象中，祖母

做得最多的还是贴粑。用和好

的荞麦粉，捏成月饼一般大小

的形状，然后贴在锅底烧有蔬

菜的锅沿四周，盖上锅盖用文

火焖上十来分钟，那黑乎乎、香

喷喷的荞麦粑便做好了，拿根

筷子从中间一穿而过，我们仿

佛提溜着一个微型的轱辘，可

以在嬉闹玩耍的同时填饱干瘪

的肚皮了。

现代科学证明，荞麦的籽

粒富含赖氨酸、亚油酸等不饱

和脂肪酸，以及维生素B1、B2、
钙、磷、铁等，是营养丰富的保

健食品。用其泡茶，黄澄碧透，

齿颊留香；用其酿酒，入口纯

正，余韵怡畅；用其入药，开胃

宽肠，下气消积……具有如此

多的功效，“荞麦，荞麦”，我不

得不借用范成大的诗句来由衷

地赞美了：“落日青山都好在，

桑间荞麦满芳洲！”

桑间荞麦满芳洲桑间荞麦满芳洲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雄伟的高炉奔流着铁

水，挥汗如雨的炉前工正在忙碌地劳作着。在深山里的

一座炼铁厂冶炼工作现场，走来了七八个人，正在例行

“联检”。

检查组一行最后来到了原料作业区，就听见皮带运

输机“轰隆隆”的运转声，看到皮带系统正在上料，那飞扬

的粉尘呛得人不禁捂住鼻子。

这条为高炉输送物料的皮带有近千米长，皮带托辊

少说也有三四百个，如果托辊磨坏了，不及早发现和更

换，那么很容易造成刮伤、甚至豁开皮带的重大事故。

检查组一行开始查看托辊，年轻的段长们走在最前

面，老厂长走在最后面。由于皮带托辊离地面只有半米

高，因此，若要看得真切，检查人员必须大幅度哈下腰才

行。这些段长们既嫌粉尘大，又不想费力辛苦地哈腰，就

走马观花，东瞧西看，谁也没注意到身后的老厂长三步一

哈腰，头部都快挨到地面上了，他仔细地检查每一个托

辊，额头早已渗出了汗珠……

联检结束后，大家都回到了会议室，总结此检查的情

况。有的说“某处的休息室卫生不合格”，有的说“某处的

安全警示牌不规范”，有的说“某处洒落物料没有及时回

收”……检查组的成员都发过言了，就听到老厂长问：“原

料作业区的皮带托辊大家看了没有，情况如何？”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需要补充，那我也说几句

吧。”老厂长表情严肃地说：“那儿有四个托辊磨漏了，还

有一处托辊支架缺条螺栓，为什么我看见了而大家十多

双眼睛都没有发现呢？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哈下腰用心

去看，这其实也是工作态度的问题，大家想想是不是这

个理儿？”

老厂长的一番话很朴实，让我们若有所思。我们常

讲，“态度决定命运”，那么，什么是态度呢？老厂长通过

他的言行告诉我们：“哈下腰就是态度。”一个人，哪怕他

很普通，倘若肯努力哈下腰，去干他热爱的事业，那么，终

有一天，他会站起来，让人们敬重！

哈下腰就是态度哈下腰就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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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味人生 □林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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